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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天，属于色彩，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种色彩的背后，都有它独有的故事。

春天，属于小动物们。燕子归来，穿越杨柳，穿越整个严寒；小鸭子们嬉游在春水里，荡漾起一池又一

池的涟漪。春天，属于那些勤劳的人们，他们在春天的田野里耕耘，播种希望，播种未来。我们特别组

织《春之声》这一期专版，向春天致敬。

一场透雨后，日头照个三两日，

地皮儿就紧缩发皱，像绷起一层膜。

春耕的时机到了。

小 时 候 春 耕 点 种 时 节 ，家 家 户

户，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学生娃都放

了春播假，吱吱哇哇一片欢腾。

水 浇 田 里 的 麦 苗 ，都 支 棱 起 了

绿色的耳朵；山坡地呢，正眼巴巴等

着耕耘、施肥、播种。我们家有山坡

地 12 块，其中包括黑石沟“屁墩儿”

大的一块地。种瓜点豆，撒棉籽，再

小的地块，爹都舍不得扔掉。

春耕前，爹做好了一切准备。修

犁补耙，每天拿花籽豆饼喂小黑驴，

让那家伙士气大振，老在圈里“得得

得”敲它的前蹄。接下来的几天，小

黑驴果然不负众望，拉犁拉耙拉耧，

兼带拉驴车。驴车驮着我们，南征北

战，辗转东西。我们在田里学耕、学

耙，频点豆，忙种瓜……人生的课堂

如此广阔，沾染着节令的温润。

我 怀 念 驴 车 上 晃 晃 悠 悠 的 感

觉，身旁是沉默的犁耧耙耢、种子布

袋，叽叽喳喳的我们几乎叫翻了天。

毛驴在前，头一低一低，“得得得得”

走着，蹄音清脆。若碰见同类，它把

头 一 昂 ，“ 呜 —— 昂 —— 呜 —— 昂 ”

叫几声，像朋友打招呼。

爹 心 疼 黑 驴 ，舍 不 得 坐 车 ，后

来，干脆把耧也扛上了。一路上坡，

到达野鹊岭山脚时 ，霞光染红了沟

里 的 白 杨 树 尖 儿 。卸 了 驴 ，有 扛 耧

的，有背耙的，有挑筐儿的，有牵驴

的 ，走 路 尚 不 稳 当 的 小 弟 ，也 搬 了

盛种子的葫芦瓢 ，一家人迤逦上了

岭头。

拉犁拉耙拉耧等最重的力气活

儿，要靠小黑驴。它再怎么累，眼神

总是水样清澈，没半点委屈。至多，

回 到 场 院 时 ，一 矮 身 儿 下 去 ，舒 舒

服 服 地 打 几 个 滚 儿 ，弄 得 尘 土 四

起。

毛驴前行，得有人牵着笼辔，傍

着驴头，给它引路，我们把这个活计

叫做“傍耧”。一般我们家傍耧的人，

总是我娘。她走在翻耕喧腾的土里，

两脚一插一插，像跋涉在沙漠里；爹

呢，在后扶犁，用劲儿下压，使犁铧

像刀一样深深吃进土层。

随着豆蔓和草根被犁铧切断的

清脆声，一绺绺湿润的泥土，翻涌在

犁铧一侧，像一朵朵浪花。漫开的泥

土味儿，有一股幽幽的潮润之气，清

清的、涩涩的。说不上好闻，也不难

闻。土腥气被太阳照着，像照着看不

见的绸纱，丝丝缕缕，柔柔软软。

渐 渐 地 ，就 听 见 人 和 牲 口 的 呼

吸都粗起来，呼哧呼哧，都出了汗。

我稍大点，就替我娘傍耧。第一

次上，黑驴欺我小，一仰脑袋把我撂

了个屁墩儿。我爹用鞭子，啪地抽了

它一下，它的傲气才稍稍平复了些。

等 我 牵 它 时 ，它 仍 不 配 合 ，斜 睨 着

眼，蹄子往旁边趔，地垄沟被犁得七

扭八歪。爹又是一顿训斥，娘也跑上

来，好言好语跟它商量。黑驴这才埋

头哼哧哼哧往前走。

土 地 一 绺 绺 划 开 ，又 一 绺 绺 弥

合。重新组合的过程中，粪肥均匀地

入了土层，松软代替了坚硬，肥沃置

换了贫瘠。犁后的土地，像一片温柔

的草场，你就是在里面翻筋斗、打滚

儿，也绝不会有一片坚硬硌疼你。

犁 铧 到 不 了 的 边 角 ，爹 挥 着 镢

头，一镢一镢，猛力刨松，再拿铁耙

子耙平 。最后一小片收拾平整细腻

了，他把镢头狠命往土里一刨，直起

腰，长长舒一口气。

然后，从兜里摸出旱烟叶子、练

习册废纸 ，麻溜卷起一个喇叭筒烟

卷 ，唾 沫 沾 湿 了 边 沿 ，粘 住 ，点 燃 ，

“嘶”地一吸一呼，无比陶醉。

他带着一团烟气，沿地边东西走

走，南北行行，好似丈量着土地，盘算

着收成。他弯腰抓起一把泥土，在手

里捏成团儿，揉成末儿，又扬在风里。

他的脸上，浮现出粲然的微笑。

有几个人从地边经过，立在那，

凝望一阵，感叹：“老米，看你把这地

拾掇得！赛过女人的绣花布了！”

爹答：“山地，地力薄，得养哩！”

“ 这 地 拾 掇 得 ，啧 啧 ！定 是 种 啥

长啥！要是种花生，明年我家老三办

事儿，借你家花生榨油啊！”

爹答：“没说的！”脸上洋溢出自

豪的欢笑。

等 人 们 走 过 ，我 爹 跟 坐 在 地 头

的娘说：这地，种花生，榨油，够我们

吃 一 年 了 ；种 红 薯 ，还 得 另 打 一 眼

窖。人诚，地不虚。来来来，我们加把

油，给它种上。

过晌午，很累了,弟弟在地头已

经睡得像小狗。然而，我们还是在爹

的带领下 ，努力完成了这一亩多地

的春播。

春耕途中。 通讯员 摄

名家新作

春消息（五首）

李少君

一花一洞天

鸟只为天空代言

一只鸟，就拥有整个天空

巨鲸是大海的代言

巨鲸出动，所有的波浪都为之喧哗

我就为海南岛代言吧

我熟谙此地的一草一木

探亲访友，一花一洞天

诗人啊，你要为人类和世界代言

暮色苍茫，你就是苍茫的见证者

春光乍现，你捕捉第一缕春光

故宫

故宫柳色新

对于古老的故宫

我也是一个新人

春色，正从那一小截柳枝侧漏

随之飘下的，是春风，还有花絮

被遣散的，是寒意，是过往宫廷旧事

青团

水面灯影幽暗，桨声中

一星如豆，挂在树梢

游子总是寒夜才能回到家中

堂屋，餐桌上的一盘青团

既是食物，又是温馨的慰藉

添上一杯青柴滚，就是母爱本身

又是清明

清晨，窗外鸟鸣似亲人

不是从山间寻到这里吧？

春风一阵一阵地吹拂

这莫名的感伤一阵一阵袭来

霓虹夜，处处有神奇的相逢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陌生人

彼此热切招呼，似乎都熟悉

或许因为都生活在前世今生里吧

消息

寂寥逐渐扩张的时候

鸟雀趁机占据了这个领地

不多的几棵树，构成一个林子

鸟雀嘈杂，显出更深的安静

这一切，恰合我的心意

我在芭蕉下摆一张木茶几

放两三条小凳，也备了好茶

听说你渡海要来看我

给抑郁已久的心灵放一个假

海上风平浪静，正可启航

鸟飞上飞下，松鼠蹦跳其中

绿植花草环绕，一切相安无事

我稍有些疲累，春光里小憩

你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抵达

我安顿好了所有，准备就绪

耕耘春风里
米丽宏

一

所有的光都变得异常狡黠，飘

忽不定。天和地，一忽儿对抗，一忽

儿 媾 和 。上 午 的 阳 光 ，路 线 图 很 清

晰，身影婀娜；而下午，雨水却十分

懵懂，扯起重重叠叠的幕帐，许多混

沌的脸，四处浮动。当然，月亮的姣

好也是有的，在蛙鼓的清亮中，慵懒

和幽思，摇摇晃晃，渐渐的，就把整

个夜晚都漫漶了。

不要紧的，毕竟，有一种灵光在

上升，日夜兼程，不可阻挡。所以，明

媚 是 主 旋 律 ，欢 快 的 键 盘 ，蹦 蹦 跳

跳，席卷一切沉闷和迟钝。每一条大

道和小径，每一条大江和溪流，解放

了 板 结 ，褪 掉 了 羞 怯 ，步 态 轻 盈 起

来，且婉转优美。

二

一 切 都 乱 了 ，因 为 ，每 一 个 生

命，都想做季节的主人。一切又都没

有乱，秩序井然。最大的乱，成为最

大的不乱。

桃花李花杏花等名角，正萌生

着 退 意 ，舞 台 陡 然 无 比 空 阔 ，无 比

细 腻 。映 山 红 有 自 己 的 设 计 ，在 大

面 积 歌 唱 之 后 ，只 在 山 崖 的 拐 角

处 ，闪 出 几 朵 笑 来 。紫 云 英 喜 欢 铺

陈 ，从 山 的 顶 端 一 路 跌 撞 下 来 ，一

沟 的 梯 田 ，战 栗 着 紫 色 的 幻 影 。油

菜花简直是声嘶力竭了，这里烧一

把 ，那 里 燃 一 团 ，晕 眩 着 所 有 的 注

视 。野 蔷 薇 倒 自 由 自 在 ，路 边 开 一

丛，坡上爬一溜，点点滴滴，款款依

依，不打眼，有暗香，正是浅浅的欢

喜 。苔 花 呢 ，在 旮 旯 ，在 墙 角 ，在 低

处 ，不 急 不 躁 ，一 粒 粒 ，一 点 点 ，细

数着自己的幸福。

是的，布谷已咯过血了，声音愈

发悠远。燕子们的翅膀，都是飘逸的

礼服。叫天子的嘴，想啄破云儿的衣

袂。小白脸鹡鸰，在水边忙于穿梭爱

情。黄鹂的黄，正是柳树间翻飞的火

焰。在原野，只有白鹤，兀自解开自

己，梳洗着，击退时间，击退忧伤。

此时，我们的绿色，夭夭着，不

断积蓄、凝聚、举高、渲染、呐喊、欢

呼，把每一寸蓬勃，一股脑，全部倒

向天空。松树、柏树、杉树，被青春激

灵着，杨树、梧桐、苦楝，沉湎于拔节

的 汹 涌 。呵 ，一 棵 草 ，两 颗 草 ，三 棵

草，彼此剑拔弩张，然后，葱茏追赶

着葱茏，群山，都加入了一场奔跑的

风暴。

真的无处可逃。就这样，时令被

迷离着、奔袭着、荡涤着、喧腾着、沦

陷着……

三

牧童，确实很古典，加上有横笛

吹响，村子就憨了，就水墨了，就写

意了，有如一个镜头，微微的摇，逐

渐被拉向了远方。

肯定，有一串串山歌打起架来；

肯定有一把犁，刺痛了土地的欢欣；

肯定有一把铁锹，挖开了菜园子更

多的幸福。坡上，有许多绕指柔，噙

住了茶的舌尖。水田，一手手青秧，

坐实了自己的憧憬。那些蚕儿，把声

音嚼碎再嚼碎，碎成了梦里的话。每

一天，汗水会给父亲洗澡，母亲的双

颊，总是飞满新娘子的红云。

请看，孕，从一个动词开始，全

力向一个形容词发起冲刺。

如此，找回泥土，找回真实，找

回自己，找回每一个具象。我们，全

体的我们，向岁月致敬吧，千万不要

回头，一回头，那些意味深长，已经

是丰姿妖娆。

倏忽间，气温飙升到了三十摄氏

度。生怕春天匆匆离去，临时起意，走

近你——夹河。

我守着几年不变的约定，每年紫

云英盛开时便来看你，一年又一年。在

你最美的时刻，拥抱你曼妙的身姿，抚

摸你粉嫩的肌肤，呼吸着你的芬芳。湘

江用绵绵细浪，捎去我对不远处浩浩

洞 庭 的 深 情 ，一 半 是 希 冀 ，一 半 是 畅

达，以一颗朝圣者的心，走进春天的深

处。

夹河，你静静地躺在湘江东岸，顾

名思义，在湘江大堤内侧，用第二道堤

防挽起约 800 亩水面，你像慈母一般，

护佑着苏蓼垸。丰饶的苏蓼垸坐落在

长沙最北端，相传因长满紫苏和蓼草

而得名，这是一片铺展着紫色、红色、

绿色还有白色的土地。

夹河，你的河床并不平整，分布着

大大小小的洼地水凼。春夏丰水季节，

夹河一片汪洋，和湘江外河碧浪相映、

涛声相闻。秋冬季节，湘江枯水期，夹

河显山露水，天地轮回、岁月沧桑、人

世代谢，时光梦里，仿佛都在河底的沟

壑起伏之中呈现。条带状的主河道自

有一种沉稳，不随季节变化而轻易袒

露心迹。零散分布的沟沟壑壑之中，藏

着秋波，含着暗语，蓄着深沉。而那或

大或小、或起或伏的河洲滩涂，大部分

铺着小草，一块块让人心生怜爱，心怀

温 馨 ，更 何 况 又 是 一 年 春 草 绿 。这 些

年，当地睿智的治事者，冬季在你的沃

野撒下紫云英种子，深春季节，便有了

乱红飞过秋千去。

惆怅渐长的当儿，紫云英披着灿

烂的阳光，迎着呢喃燕语，给人们送来

满目繁花、一地芳香，惊艳了平静的乡

间。你虽远在长沙北陲，洞庭湖近在咫

尺，城里人却逐艳而至、闻香而来。一

时间车行如鲫、人流如织，如彩云飘落

人间的各色帐篷、悠闲自得的垂钓者、

甩着尾巴啃草的牛儿、追逐嬉戏的羊

群，随着满地草花“咔嚓咔嚓”纷纷走

进镜头，网红打卡点实至名归。

今天，不知是阳光催得急还是自

己心太急，我看望你来得早了一点，你

怀里的草地嫩生生的，紫云英稀稀疏

疏，河滩上本该遍地的姹紫嫣红，这会

儿，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粉色轻轻飘荡

在草绿之中。“略施粉黛”，我脑海中立

马蹦出一个词儿。一河静水带着质感的

乳白，和天边浮云浑然一色，不过，那些

粉红和油绿，轻轻勾勒出了天地之间的

界线。帐篷，黄色的、紫色的、白色的、蓝

色的；游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早

已在我心头荡起 涟 漪——“莫 道 君 行

早 ，更 有 早 行 人 。”牛 羊 在 前 ，钓 者 悠

然，四下皆欢，我踏足绵软的土地，细

嗅泥香，慢闻花芳，渐觉野旷。

一团春意迷离了双眼，妻子双手

举起一大把绿中泛出淡白的植物，得

意扬扬地朝我走来，引来一片好奇的

目光。我大声念道：“多么鲜活的水腻

子、藜蒿、荠菜、水芹菜啊！”春风过耳，

我依稀听到有应答之声。

这时，歌声在我耳畔响起：“又是

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牵着我的思

念和梦幻，走回到童年……”抬头望见

几 个 大 风 筝 在 空 中 飘 飘 摇 摇 —— 蝴

蝶、蜈蚣、雄鹰。忽然想起去年此时此

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手拽风筝

线，高高放飞一只蜻蜓，深情哼唱着歌

曲，眼里却泛着泪光，我只是带着疑惑

看着风筝，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不解

缘由。

今天，我又来到两水中间的江堤，

左手湘江，右手是你，河对岸是柳林江

拥抱湘江的那片“绿洲”——甑皮洲。

长沙和岳阳接壤处，齐整挺拔的杨树

林郁郁青青。北望洞庭，湘江主汛期还

未到来，江水平平，波光粼粼，江阔船

缓，莺歌蝶舞，亮眼，提神，感怀。忍不

住吟诵起一千两百多年前诗圣杜甫的

《入乔口》佳句——“残年傍水国，落日

对春华。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

遥望乔口那片天空和杨树林，回

首眼前你怀里的紫云英，一片片，一丛

丛，映着蓝天，虽淡犹浓，如左眸右眼，

朝 我 笑 了 ，眨 巴 眨 巴 ，顾 盼 着 剪 剪 春

风。

在河之洲
王 宏

迎迓四月
陈爱民

一大清早，喜鹊就在屋前的树

梢上欢畅地蹦来蹦去，真像有贵客

要来似的，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晌午的时候，两只燕子在屋前

盘旋了几圈，径直飞进了堂屋里，尔

后又迅速地飞了出去。等燕子再飞

来时，米黄色的小嘴里衔着泥，在堂

屋里绕了几周，便停歇在朝阳的墙

角里，锋利的脚爪紧紧地抓住墙壁。

先是机灵地晃着小脑袋，清亮的小

眼睛打量了一番，然后将嘴里的泥

粘在墙角。一只粘完，似一支离弦的

箭“嗖”地飞了出去，另一只接着粘。

不一会儿，那一只又衔着泥飞回来，

这一只又如箭一样射出去……

穿 梭 的 燕 子 鼓 动 着 飘 逸 的 风

情 ，村 子 里 ，到 处 映 照 着 明 媚 的 阳

光，炫耀着缤纷的色彩，飞扬着悦耳

的鸟鸣，骀荡着令人陶醉的芬芳。和

煦的风吹皱了平静的河水，小河里

绽开着洁白的浪花。沉睡一冬的小

草 ，偷 偷 从 地 里 钻 了 出 来 ，这 儿 一

丛，那儿一簇。山岗上、菜地里、小路

旁，开满了鲜艳的花朵，妍丽清婉，

芳香扑鼻，吸引来成群的蝴蝶和蜜

蜂。

一阵冰凉的风吹过，柔柔的雨

飘了下来。那雨忽儿直线滑落，忽儿

随风飘洒，留下如丝、如纱、如雾、如

烟的倩影。飞溅的雨花宛若琴弦上

跳动的音符，奏出动人的旋律。细雨

飘摇，燕子张着翅膀，如一架小巧的

滑翔机，沿着一条神秘的线路轻盈

地掠过，村子的上空便出现了无数

流动的小点儿。雨雾蒙蒙中，燕子的

白肚皮很是打眼，就如浪花般一闪

即 逝 ，于 是 ，沉 郁 的 村 子 便 鲜 活 起

来。也许燕子飞累了，也许燕子寂寞

了，结队并排歇在纤细的电线上，叽

叽喳喳，时而交颈嬉闹，呢喃细语地

交谈着；时而抖翅收腹，高亢嘹亮地

唱着歌儿。

雨过后，一切都像刚睡醒的少

女，欣欣然张开了眼睛。经过雨水的

滋润，葱茏的大地一派生机盎然，嫩

蓝嫩蓝的天空清新极了。农民肩扛

犁铧，牵着水牛缓缓地走向田野。犁

铧翻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醉人的

泥土味，各色鸟儿在翻过的土地里

欢快地觅食。燕子也飞到田野，歇在

一旁好奇地看着鸟儿们。忽而，像是

陡然忆起了什么，翘着尾巴，将小嘴

插进泥里，轻轻衔着一团泥土，展开

双翅凌空而去。不时，有胆大的八哥

飞到牛背上，一边不停地来回走动，

一边婉转地鸣叫着……

不出几日，村子里的田变成了

水 田 ，温 煦 的 阳 光 下 ，白 花 花 的 一

片。白鹭回来了，迈着矫健的步子，

从容不迫、淡定悠闲地在水田里漫

步。一会，它弯下身躯，歪着脖子，用

两只灵动的眼睛瞅着泥水，突然，那

尖尖的小嘴倏地伸进泥水里，叼住

一尾小鱼，脖子极速地一抖，便将小

鱼咽入腹中。偶尔，燕子“唧”的一声

从白鹭身边飞过，白鹭便伸长脖子，

拍着翅膀追逐嬉戏。燕子似乎很顽

皮，一会儿横空刺去，一会儿俯冲而

来，逗得恼怒的白鹭猛追过去，两只

如桨的脚将水划得哗哗作响，也引

得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停下活儿凝神

观看，咧着嘴憨憨地笑得好开心。

堂屋墙角的燕窝已筑成了一个

半圆，半圆两头紧紧黏在墙角上。清

新的风儿轻拂着，燕子加快了爱巢

的浇筑，不断地衔回草茎、羽毛，和

着泥，在半圆上再加一圈，一个崭新

如碗状的燕窝便筑好了。夜幕降临，

在外觅食的燕子飞进堂屋，安静地

钻进幸福的小窝里。忙碌一天的主

人们也回家了，一阵乒乒乓乓过后，

热气腾腾的饭菜摆了满满一桌，明

亮的灯光下，一大家子人坐在堂屋

里的桌子边热热闹闹地吃着饭。燕

子把头从窝里伸出来，叽叽喳喳，兴

奋地叫着，生怕主人不知道它的存

在。

喜鹊总爱凑热闹，有事无事就

叽叽喳喳地叫。忽然有一天，燕窝里

探出了几只毛茸茸的小脑袋。燕妈

妈燕爸爸不停地飞进飞出，不厌其

烦地叼着虫子来喂小燕子，小燕子

张着嘴，一个劲地争抢着燕妈妈燕

爸爸嘴里的虫子。渐渐地，小燕子的

羽毛变得光滑剔透，跟在燕妈妈燕

爸爸身后试探着飞起来。小燕子长

大了，不再叽叽喳喳地喧闹，像一位

绅士一样，轻舒优雅地剪裁着蓝天。

这个时候，小河里碧水盈盈，满

村子都是绿油油的稻田。

燕子衔来的春天
范亚湘


